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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蒋介石，浙江宁波人，国共内战时期中华民国总统，同时亦为一名基督徒。

本文主要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式，通过对 1949

年蒋介石在宁波参与各类宗教活动的史料考察，探讨其基督信仰在特殊历史情

境下的呈现方式。研究显示，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既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又带有

佛教思想的传统印记。作为政治领袖，蒋介石在祭祖与宗教实践上的选择，不仅

反映个人信仰的复杂性，也折射出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及家庭宗教背景的深

层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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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凌云：浅析蒋介石于 1949 年在宁波的基督教信仰 

前言 

蒋介石，浙江宁波人，曾在国共内战期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。1949 年，在

政权更替的特殊历史背景下，蒋介石最后一次下野，回到宁波溪口老家。此时期，

他积极参与基督教教会的崇拜活动，宁波教会的一些信徒赞赏其虔诚的基督教

信仰，甚至部分宗派的教会还组织信徒进行“为国禁食祷告”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也

多次参与佛教寺院的宗教仪式，且在清明节前后按照民间信仰的习俗进行祭祖

活动。这些行为引发了宁波基督教界信徒的广泛质疑，尤其是在蒋介石的宗教信

仰的真实性与一致性问题上，教会内部对其信仰的评价存在明显分歧。蒋介石皈

信基督教后的信仰表达，似乎有明显“宗教混合主义”的倾向，这是否表明他缺乏

坚定的基督教信仰？抑或仍然受到先前宗教与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？成为一个

值得探讨的问题。 

    本文主要采取历史文献分析与宗教社会学视角相结合的研究方式，通

过对蒋介石 1949 年在宁波参与各类宗教祭祖活动为切入点，依托蒋介石日记、

其子蒋经国的口述数据、当年宁波的媒体报道以及教会档案等历史文献，深入分

析蒋介石在此期间的基督教信仰特点，探索其信仰表达的多元性与复杂性。 

一、蒋介石与宁波教会的相遇（1949 年） 

（一）宋美龄与溪口教会 

蒋氏夫妇与宁波基督教的几次接触，主要集中在宁波奉化溪口镇上。溪口镇

是蒋介石的老家，最早属于宁波浸礼会的牧区。1《浙江省情》提到：“溪口设有

真神堂”，2 在义和团灭洋教运动兴起后，溪口真神堂就投靠“中国耶稣教自立会”，

 
1 1923 年自立会所办的《圣报》，谈到溪口教会的历史沿革时，这样记载，“本会向属美国浸礼会”。汪佐

庭，《溪口分会旧岁会事一览》，《圣报》，1923 年（第 13 年，第 4 期），第 16 页。 

2 《浙江省情》里关于溪口设有真神堂的记载，转引自《奉化市基督教简史》，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编，

（永久档案：2010-2），第 1 页。 



 

185 

 

中国基督教研究 2025 年 12 月第 25 期 

1 1921 年 5 月正式成立“奉化溪口中国耶稣教自立会”。2 1930 年以后，溪口教会

再次由美北浸礼会（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）接管，3 就开始和宋美

龄有了联系，曾多次被派往溪口教会服侍的范爱侍提到，当时溪口教会对宋美龄

抱有很大的期待： 

当时，我就读四明中学，曾奉派去过数次，其他并无教堂，信徒引颈翘

盼“蒋夫人”来为他们建堂，据称，宋美龄曾作过如此许诺，并指定武岭门

外，公路南首，傍溪的一方基地为堂址云。当时礼拜皆借“蒋氏宗祠”内余

屋举行。礼拜人数约在二三十人之间。4 

当时由宁波浸礼会所属的两所教会学校（四明中学与甬江女子中学）的基督

徒老师及学生，曾轮流前去溪口教会分担部分主日讲道任务。范爱侍回忆： 

我以后又去了几次，是我偕同班同学去的，我学习讲道。宁波每月派

人一次，两校按月轮流。据顾老师告称：请宁波派人去溪口协助礼拜，是

宋美龄委托甬江女子中学校长沈贻芗及美籍女教师等安排的。当时宋美龄

留下 1000元充作去溪口的汽车费。5 

溪口教会一度也在蒋氏宗祠东边的银行弄和武岭学校内聚会过。蒋氏夫妇

 
1 名正肃，《咨奉化县继续立案文》，《圣报》，1925 年（第 15 年，第七期），第 20 页。 

2 汪佐庭，《溪口分会旧岁会事一览》，《圣报》，1923 年（第 13 年，第 4 期），第 16 页。 

3 根据范爱侍记载，上世纪 20 年代后期、30 年代初，溪口教会再次由美北浸礼会接管。范爱侍，《记抗战

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1964 年 5 月 19 日完稿，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，（文史数据：总 201），

第 1 页。但范爱侍并没有解释溪口教会重回浸礼会的原因，而 1930 年 7 月的《圣报》有一篇报导《堂

址迁徙》记载：“奉化分会。首在溪口。后因主任汪佐廷故后。迁往胡畈。本年因胡主任振翘。被车伤毙

又移在江口地方设堂宣讲。由宁波南郊分会主任。孙怀珍兼理云。”《堂址迁徙》，《圣报》，1930 年 7 月，

（第 20 年，第 7 号），第 14 页。笔者推测，这或许就是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溪口发展中断、重回浸礼

会牧区的缘由之一。 

4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1964 年 5 月 19 日完稿，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，（文

史数据：总 201），第 2 页。 

5 范爱侍，《奉化溪口基督教会史料》，奉化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，（永久档案：2010-8），第 1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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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于 1947 年和 1949 年两次来溪口礼拜，地点都是在武岭学校的大礼堂进行。1 

（二）1949 年蒋介石在溪口的礼拜 

蒋介石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第三次下野回乡来到溪口，2 于 1 月 23 日在

宁波溪口参加复活节礼拜，据范爱侍回忆： 

1949年 1 月 20日，（笔者注：据考证应该为 1月 21号）蒋宣布第三

次下野回乡。是日上午，溪口镇居民被动员到汽车站列队迎迓。蒋介石一

行乘专机到栎社机场后乘轿车径驶溪口中。车抵车站，一时“蒋总统万

岁”声与掌声四起。在喧嚷声中，还响起了基督教的赞美诗声：“十字架，

十字架，永是我的荣耀……”。歌声雄壮宏亮，节拍整齐熟练。绝非溪口农

民教徒的声音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，是年春节前，南京基督教灵修

院布道团一行十余人，驾灵修院自备的“福音车”来到宁波。1 月 20日

（星期四）（笔者注：据考证应该为 1月 22日，周六）3他们驾车去溪口布

道。车抵溪口车站，适逢溪口居民夹道迎候“蒋总统”来临，于是也就挤

在人群之中，参与迎接。蒋介石意想不到此时在溪口小镇上会出现以基督

教赞美诗相迎他的场面，布道团员亦意想不到在这里巧遇到“蒋总统”这

 
1  据一些溪口的老人回忆，在武岭学校做礼拜时，宋美龄不时派人向礼拜的人分发手套、毛巾之类物品，

也曾吸引一些人做礼拜。张耀波，《奉化市基督教溪口耶稣堂简史》（2009 年 9 月完稿）第 2 章，未刊文

稿。 

2 对于蒋介石 1949 年 1 月 21 日宣布第三次下野回到溪口的事件，《宁波日报》连续进行追踪报导，参《迎

蒋总统返里》，《宁波日报》，1949 年 1 月 22 日，第 2 页；《蒋总统偕随员飞返溪口》，《宁波日报》，1949

年 1 月 23 日，第 2 页；《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》，《宁波日报》，1949 年 1 月 24 日，第 2 页 。  

3经过笔者考证，范爱侍的回忆在时间上是有所出入的。根据《宁波日报》的报导：蒋总统是 1949 年 1 月

21 日（周五）宣布第三次下野，当日就飞抵杭州，在杭州留宿一晚，1 月 22 日（周六）上午 10 点 30

分从杭州飞抵宁波栎社机场，故蒋总统溪口巧遇南京布道团一幕，一定是发生在 1 月 22 日（周六），而

非范爱侍记忆中的 1 月 20 日（星期四）。记者，《蒋总统偕随员飞返溪口》，《宁波日报》，1949 年 1 月

23 日，第 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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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主内“同道”！1 

1 月 23 日，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，在溪口武岭学校礼拜，武岭学校礼

堂按复活节的氛围的布置。只是参加礼拜者约四十余人，明显冷清许多。由布道

团团长朱道生牧师讲道，2 讲题是“认识耶和华的国民是有福的”，3 讲章内容主

要是鼓励“蒋主席”东山再起。讲道结束后，有一位南京布道团的团员送给蒋介石

一本《简易祈祷法》，并要求蒋介石为其在圣经上签名，蒋介石就欣然在圣经上

签下“蒋中正”三字。如此一来，宁波的青年信徒，如陈更新、石受灵等人，纷纷

要求蒋主席在圣经签字，蒋介石都一一满足，直到随从人员出来劝阻，称“总统

太累了”才停止签名。4 

（三）撤离前的最后时光 

1949 年 1 月 23 日复活节，蒋介石偶遇南京布道团，受到夹道欢迎一事，让

溪口武岭学校教务长施季言“欣喜无比”，便开始策划隔周（即 1 月 30 日）的主

日礼拜，并打电话邀请宁波循道公会的范爱侍牧师前去溪口带领礼拜。为了烘托

属灵氛围，要求范爱侍带些青年教徒同去。据范爱侍记载： 

30日是，溪口放来 10轮卡车一辆，除唱诗班成员约 10人外，开明讲

堂及    兄弟堂好些青年，纷纷要求同往，其中尚有我所不认识的人，像

电话公司的童福耿，由该公司某接线员信徒介绍一声，便上车同去。车过

栎社机场，瞥见场上停有银色飞机数架。据汽车驾驶员告称：有南京方面

 
1 范爱侍，《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》，收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宁波文史资料第 15

辑》（1995 年，内部发行），第 59 页。 

2 记者，《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》，《宁波日报》 1949 年 1 月 24 日，第 2 页。 

3 陈更新访问记录，2010 年 2 月 12 日。 

4 关于蒋介石在圣经上签名的回忆，主要见于以下文献和报道：范爱侍，《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》，第

58-59 页；陈更新，《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》（1995 年 9 月 19 日完稿），第 11 页，未刊书稿；记者，

《总统昨在溪口参加武岭礼拜》，《宁波日报》 1949 年 1 月 24 日，第 2 页。而当时在现场得到圣经签

名的陈更新，也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反复提及此事。参陈更新访问记录，2010 年 2 月 1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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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要人物到达。上午礼拜按时开始，约有一小时许结束。蒋未来参加。1 

蒋介石缺席礼拜，并没有击退施季言的盼望，他继续约范爱侍牧师于 2 月 6

日再去溪口领会。施季言按例于每周六送“礼拜请帖”给蒋总统，虽不能肯定总统

是否按时出席，但礼拜之各项规格及安排“必须准备不误”。 

2月 6日晨，施特别安排一辆轿车，接范爱侍牧师及甬江女中唱诗班

前往溪口礼拜，这次蒋总统亦未来参加，再次周（2月 13日）主日，范爱

侍继续应邀前往溪口。由于蒋介石的继续缺席，“礼拜的情况显然是冷落多

了”。这以后，施季言大概领悟到“总统”已无意参加礼拜，因此，为“总

统”安排的特殊礼拜活动也就自行停止了。2 

据蒋介石侍从张令澳在《我在蒋介石侍从的日子》的回忆，蒋介石第三次下

野“归隐”溪口老家，使小镇溪口一夜之间似乎取代南京，成为政治军事及情报交

流中心。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上的节节败退，各方面压力使蒋介石的情绪有莫

大起伏，比如蒋介石在 1949 年 2 月的拜谒蒋母期间，连身边最亲密的侍从人员

都感受到这种压力，根据张令澳回忆： 

晚餐时，他见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过的大米饭，脸色又沉了下来，要

侍卫官去换乡间用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。侍卫官只好匆匆下山到老百姓家

去换米。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（又兼作丰镐房蒋家的总管家，是蒋经国

从中央干校调来的亲信，去台湾后任阳明山管理局长）。特地买了两只甲鱼

给蒋下饭，不料端上餐桌时，却遭到蒋的一顿训斥，说：“现在是什么时

候，还买这样贵的东西吃，你知道甲鱼要多少钱一斤？”弄得惯于奉承讨

好的施季言捱了个没趣。3 

蒋介石在溪口的日子看似悠闲自在，却“最是仓皇辞庙日”。张令澳回忆： 

 
1 蒋介石虽然没有参加这次礼拜，但在“礼拜后，唱诗班成员中，有人见到了蒋经国，即请他在自已的圣

经上签名，他欣然应允。”范爱侍，《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》，第 61 页。 

2 范爱侍，《蒋介石夫妇在溪口做礼拜》，第 61-62 页。 

3 张令澳，《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》（香港：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1995），第 42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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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父子居溪口三个月，表面上是修家谱、拜祖先、辞亲友、过春

节、观社戏，把那恋乡之情，退隐之闲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但实际上，依

旧采用的是缓兵之计，暂居幕后指挥，同时更为了筹划进一步的退路，并

预做各方的布置。这期间，国民党上层勾心斗角的权利之争愈加激烈，而

中共军队进攻之神速，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。小小的溪口镇，也因此处于

风雨缥缈之中。最后，蒋介石终于“仓皇辞庙”，踏上了“太康号”军舰，

一去不再复返了。正所谓“剡溪悠悠自东流，人去空余旧雨楼”1 

1949年 4 月 25日，下午三时拜别祖堂，乘车至方门附近的海边，再

步行至象山口岸登上泰康舰去上海。2 到了上海复兴岛后，蒋介石又突然

征调了“江静轮”，3 1949年 5月 6日带着蒋介石父子逃亡的“江静号”，

路过舟山时，仍在舟山逗留了数周，并寻访观音庙。4 

二、一手圣经一手拿香 

据周联华牧师介绍： 

在蒋公逝世时，曾一度找不到他的遗嘱，最后是在圣经里找到的，足

可见他的承诺：“我从今以后每天读圣经”，直到最后还是读圣经，所以把

遗嘱夹在圣经里。这虽是题外话，但说明他每天读圣经。5 

另据蒋介石私人医生熊丸口述，自重庆时代开始，蒋公每晨除祷告、读《圣

经》、静坐，“他每日早晨约五六点即起床，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唱圣诗，是个十

 
1 张令澳，《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》，第 419 页。 

2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（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2），第 275 页。 

3 徐品富，《蒋介石乘我驾的船逃离上海》，《宁波日报》，1990 年 12 月 5 日，第四版。王泰栋等著，《武

岭残梦：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》（宁波：宁波出版社，2006），第 135 页。 

4 《蒋经国日记》（长沙：华南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第 216 页，转引自〔美〕陶涵着、林添贵译，《蒋介

石与现代化》（北京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），第 357 页。 

5 周联华，《蒋公夫妇的基督教信仰》，王成勉主编，《补上一页欠缺的历史——蒋介石夫妇的基督教信仰》

（台北：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，2013），页 8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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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虔诚的基督徒。唱完圣诗后，蒋先生开始做早操，早操过后打坐半小时，此刻

不许任何人打扰。”1两位蒋介石的身边人对他信仰生活的回忆，也在蒋介石的日

记中得到印证。1949 年蒋介石退隐在溪口，他的个人灵修非常稳定规范，每天

坚持默祷、朝课、晚课不坠，由于他公务繁忙常常导致睡眠不好，故正常情况七

点就起床灵修，如：“本廿二日，七时前起床(昨夜甚能安眠)， 朝课如常。”2但也

有夜不能寐的状态，他也坚持朝课：“二时后初醒，思虑不能安眠。三时起床，

朝课后，拟定本日工作及会客程序毕，写傅宜生、李质吾各函，令徐次辰[宸] 飞

平劝勉，实告以余虽下野，政治与中央并无甚变动，切属各将领照常工作，勿变

初计。”3在特殊的节日，如清明节因为扫墓而耽搁的灵修，也能及时补上：“朝课

未能静默，即到桃坑拜扫各祖墓地，回途，乘舆静默半小时，以补朝课之不足。”

4 

蒋介石在溪口隐退期间坚持礼拜。以 1949 年 1 月份为例，1 月 2 日、1 月

9 日、1 月 16 日、1 月 23 日连续四个主日，他在日记中记载“礼拜如常”、“到武

岭学校礼拜毕”。 5只有 1 月 30 日主日，这天确因会议行程较满，日记没有记载

礼拜事宜。但记载朝课、晚课照常举行。当日日记特别写道：“雪耻:昨夜十二时

就寝，今晨六时半起床，朝课毕，约见彦荪谈党务，迁粤后就现状加以整顿与振

作，至根本改革当从长计议，余以为非澈底再造不能复兴革命也。”6如遇新年元

旦这类特殊日子，蒋介石还会在日记中勉励自己： 

雪耻: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。汤盘铭日: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

日新。”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了。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。去年一年的

 
1 熊丸口述；陈三井访问；李郁青记录，《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》（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2009），第 88 页。 

2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22 日》，蒋中正著，吕芳上、源流成主编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（台

北：民国历史文化学社，国史馆，2023），第 34 页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21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33 页。 

4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5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0 页。 

5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23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36 页。 

6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30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42 页。 



 

191 

 

中国基督教研究 2025 年 12 月第 25 期 

失败与耻辱之重大，为从来所未有，幸赖上帝的保佑，竟得平安过去了。自

今年今日起，必须做一个新的人、新的基督人，来作新民，建立新中国的开

始，以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，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，不失为基督的信徒

自誓。去年一年虽经过全年的试验，遭遇无数的凶险，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

心毫不动摇，实可引为自慰也。1 

蒋介石爱游历山水，他 1949 年在溪口隐退期间，结合《荒漠甘泉》的阅读，

将灵修融入在游历的心境中，他在日记中记载： 

昨下午由下坪回庵，假眠几乎一小时半，醒后仍懒眠未起，甚觉平静安

乐快活。古乡美丽可爱无比，四十年来至此方悟人生乐事有如此也，感谢天

父不置。读荒漠甘泉十二月十七日章，所谓得到圣洁的方法就是相信神的儿

子:“信能把我[们从]罪恶中救出来，信能使我们成为圣洁。”“除了神填

满我心的一切空处之外，我再没有什么希望、什么意志与悬望了。”“圣洁

使我们的心能变成神的花园，里面充满了佳美的菓子和花卉，享受着暖和的

活泼的阳光。”惟此方能表现我之心境也。晚课后在庵点读宗谱传记，十时

就寝。2 

另外，蒋介石常在吟诗赏月简，触景生情地感谢上帝，灵修与中国文化的结

合也自然融合： 

昨夜清风新月，又读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之句，在慈庵院落中

漫游自得不置，乃再往慈园(即上山公园)独步龟山上听泉赏月，一尘不染，

激澈无比。在乱世战时匪氛枭张之中，而尚能辞卸职贲”且能享此清福’实

为平生幸福之最大者也，焉能不威谢慈悲天父之祝福耶。3 

当然，也有人指出，蒋介石信教之年仍迷信阴阳风水，又常常与佛教界的大

师、天主教的神父和主教等保持亲密的关系，身上常常挂着圣母像，因此明显有

 
1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1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4 页。 

2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25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60 页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14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59-6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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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神崇拜的嫌疑。1 甚至调侃蒋介石“绝非一个只信基督教的教徒，他信的是上下

古今四方神祗，所有的神能信全信、所有的宝能压全押，这才是万无一失啊！”2 

事实上，对蒋介石基督信仰的这些质疑，也非空穴来风。1949 年蒋介石第三次

下野到溪口的数月间，他频繁参与祭祖和各类宗教活动，笔者根据蒋介石日记的

记载和蒋经国的自述纪录，整理部分活动行程列表如下： 

1949（2-4 月）年蒋介石祭祖和各类宗教活动一览表 

时间 蒋介石日记记载 蒋经国口述记载 

2 月 1

日 

“朝课后批阅公文，手拟电稿数

通。十一时半与经儿同登雪窦寺。”
3
 

蒋经国日记记载：

“天气阴霾不开，侍父游

雪窦山，四明胜景也。”
4
 

2 月 3

日 

“朝课后记事，批阅文电，手拟电稿

数通，读点宗谱先慈传铭。下午未曾午睡，

与经儿先到任宋谒胞姊之墓，再到法昌寺

后之北坑岭下访培风新坟，不胜悲哀。乃

到寺内谒胞妹之墓毕，赴萧王庙谒孙舅母

后回家”5 

蒋经国随父亲“再到

法昌寺后之北岭坑下。过

培风表弟新坟，复入寺，

谒姑母竺夫人墓”6 

2 月 5

日 

 “六时半起床，朝课后记事与记杂

录四则。十时乘车与经儿、文孙起程，

十一时半到育王寺，同游者立夫、道

藩、正纲、希圣与李、石、袁等同志，

巡游寺内一匝，在承恩堂前午餐。一时

上午蒋经国“携孝文

侍父亲游育王寺”，下午

继续游“天童寺”7 

 
1 汪荣祖、李敖，《蒋介石评传（上册）》（台北：商州文化，1995），第 230-232 页。 

2 汪荣祖、李敖，《蒋介石评传（上册）》，页 232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1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49 页。 

4 曾景忠，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（北京：华文出版社，2012），第 253 页。 

5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3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51 页。 

6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54 页。 

7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55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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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程，乘肩舆经小白天童街，到天童寺

已三时余，巡游一匝，在御书亭茶点，

此为余在壮年时常住之地也。”1 

2月 13

日 

“上午写顺恂公至凤星公各墓碑及

研考宗谱，下午带领儿孙等往桃坑石鳝

岙横路田更视谒祖坟，回庵后，写慈桥

涵斋及武岭十景名胜等匾。晚课后，以

月光征洁，特往龟山上听泉观月，认为

至乐，谢主不已。”
2
 

上午蒋经国“携儿

辈，侍父亲往桃坑山、横

路田更祭扫祖坟，后回慈

庵”3 

3 月 9

日 

“下午与吴、张、袁往游岳林寺及

下塔院。”
4
 

上午蒋介石与礼卿先

生等游岳林寺及下塔院。
5
 

3月 10

日 

“正午回武岭，巡视武山庙与学

校，及至报本堂略憩后回庵。”6 

蒋介石“巡视武山

庙。”7 

4 月 4

日 

“朝课后祭扫元淋公墓，回丰镐

房，会程、萧、陈、曹等，治商党务与

时局之方铖后，到下洪岙扫墓毕，特往

过水渡下积善庵游览。以此为十岁时，

陪先慈往鲶伏佛之地，其屋宇内容犹

昔，惟前住尼姑、今住和尚而已。回忆

幼年母子相依及庵尼病情，当时笑话历

上午，蒋经国“侍父

游览溪南积善庵。”8 

 
1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5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52 页。 

2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2 月 13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59 页。 

3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62 页。 

4 蒋日记中的吴、张、袁即吴忠信、张治中、袁守谦，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3 月 9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

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83 页。 

5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57 页。 

6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3 月 10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84 页。 

7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57 页。 

8 据蒋经国回忆，积善庵是父亲蒋介石十岁时侍先祖母礼佛念经之地。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

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68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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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在心也。回老屋，见孝勇”活泼可

爱。与经儿、孝武同游慈园一匝，风景

佳丽，桃柳争春，父子同游甚觉难得。

正午约雪艇等，在慈庵午餐。下午约吴

国桢与雪艇分别谈话，晚约国桢聚餐

后，晚课。”1 

4 月 6

日 

“朝课后批阅文件，记事后，听取人

凤报告 。岳军来谈北平和谈情形及共匪

枭张态度。午餐后，令经儿对常会补充指

导……一时前与岳军出发，先至宁波新河

头乘民船，经宝林寺游览，到横溪登岸，

乘轿直抵金峨寺，已六时余。峨山形势之

优胜,其鹅状上腾,形容毕肖，实所罕见， 

其内容亦比较清静，游览寺内一匝。晚课

后, 餐毕即睡。”2 

蒋介石与岳军先生同

游金娥寺，下午又游览宝

林寺，见“寺内幽静，游

览一周，进晚餐，旋即就

寝。”3 

4月 15

日 

“下午静默卅分时。晚课后，陪

居、蘑、石、朱等，到天童宿也。”4 

蒋介石再次夜游留宿

天童寺.5 

4月 16

日 

“今朝六时后起床，朝课如常，游

览寺内一匝后，朝餐毕，与纫秋同登小

盘山， 谒摩诃祖师塔墓……十一时由盘

山赴育王寺经过天童街小白等处，仍沿

早餐后，拜谒该寺摩

祖师塔墓。中午在育王寺

参观并进午餐。6 

 
1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4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0 页。 

2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6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1 页。 

3 蒋经国口述记载蒋介石与岳军先生同游金娥寺的时间为 4 月 8 日。曾景忠、杨天石编:《蒋经国自述：向

历史交代》，第 269 页。但这个记载有误，笔者对比蒋介石 4 月 6 日至 8 日的日记，正确的时间应该为

4 月 6 日。 

4 居、朱、萧、孙即居正、朱家骅、萧纫秋、孙连仲。参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15 日》，蒋中正，

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9 页。 

5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7 页。 

6 曾景忠、杨天石编，《蒋经国自述：向历史交代》，第 272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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途放爆竹欢迎，于心不安异甚。到育王

寺午餐，其欢迎民僧之热忱一如天童。
1
 

 

除了蒋经国的自述，另有大量文献记载和报导，蒋介石在巡视宗教场所的时

候，并非只是普通参观，“求签问卦”、“拜佛施米”是常有的事。如：1949 年 3 月

10 日蒋介石还在溪口武山庙燃香烛、求签问神，抽到“大意失荆州，关公走麦城”

的竹签时，不禁“呀！”的一声，紧皱眉头，一旁侍立的俞济时连连劝说：“这种事，

不信则无”，蒋介石还虔诚的训斥：“不许乱说，武山庙菩萨还是灵的”。2 据熊丸

蒋介石私人医生口述回忆，蒋介石在人事任用方面，既有儒家帝王驭人之术，也

有民间信仰的卦象考虑： 

蒋先生在用人之前有时会先贬人，考验被贬者的反应，觉得满意者再晋

升。很多人被贬之后抱怨连天，又吵又闹，最后即升迁无望。蒋先生很喜欢

考验人，见客时也很喜欢考人，有时甚至喜欢明知故问，以观察受问者说的

是真话或假话。所以有很多人与他见面都胆战心惊，因为不晓得他到底要问

什么？有时与他见面也许是升迁机会，但也可能造成负面效果，特别是那些

要到国外任“大使”者，蒋先生派他们出去前会先为他们看相，要他看得顺

眼的才会通过。所以他用人也有他自己的一套，对中国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

甚或《易经》里的观念均十分重视。（蒋先生虽然考核严格，但也喜欢能言

善道之人。就我所知，著名的有李惟果者，他自称可以把屋檐上的麻雀哄下

来。另外，张道藩、吴国桢、张治中等也都是其中佼佼者，这些都是老先生

曾喜欢过的人。）3 

1949 年 4 月 25 日，蒋介石一行乘“太平号”军舰至舟山群岛的金塘岛洋面，

 
1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16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9 页。 

2 王泰栋等著，《武岭残梦：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日子》，第 38-39 页。王梅枝，张秋实著，《风雨危楼: 蒋

介石在 1949》(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2007) ，第 49 页。 

3 熊丸口述；陈三井访问；李郁青记录，《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》（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2009），第 101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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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泊十余日之久，期间曾四次登陆金塘，专访普济寺，“每次焚香祷拜果如和尚

像”： 

当时驻在该岛的一 0二师政工组长张胜吉（写述人）对蒋行踪颇感奇

特，为此查询该寺主持：“总统何以对果如佛像如此虔敬崇拜？”老主持

说：“果如和尚是金塘岛人，幼年在普济寺出家，中年到溪口雪窦山为住

持，蒋母皈依佛教，即拜果如为师，总统幼年也在果如和尚前常聆教益”。

1 

另有文献提到，1949 年 5 月 6 日带着蒋介石父子逃亡的“江静号”，路过舟

山时还特意寻访观音庙。2 

除了频繁参加“异教”宗教活动之外，蒋介石的祭祖活动也常常令宁波教会人

士感到困惑。蒋介石有强烈的家国情怀，非常注重家庭传统礼仪，这种情怀在祭

祖时尤为明显。1947 年 4 月 2 日至 13 日，蒋介石偕宋美龄于清明节回溪口扫

墓。在 4 月 4 日清明节那天，在为蒋父肃庵墓祭扫的时候，其程序和礼仪完全按

奉化当地的传统祭祖礼仪而行，祭拜的供品、香烛、花圈等一应俱全。3 

三、宁波教会对蒋介石的赞美和质疑并存 

（一）引发溪口教会的牧区归属之争 

由于蒋介石在溪口特殊的地位，一度使牧养溪口教会的宗派背景出现复杂

的情况，数度变迁。溪口教会向属浸礼会布道区，虽有一段自立的历史，但 20

 
1 候定远等著，《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》，载王克俊、沈醉等著，《亲历者讲述：蒋介石．1949》（北京：

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09），第 134 页。 

2参《蒋经国日记》（长沙：华南人民出版社，1988），第216页。 转引自〔美〕陶涵著，林添贵译，《蒋

介石与现代化》（北京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2012 年8 月），第357页。 

3 期间在老乡余济时、周宏涛、孙义宣等陪同下，为宋美龄祝寿、看戏、观灯会，还商议重修《武岭蒋氏

宗谱》之事。周金康编著：《乡国履痕》，溪口旅游新文丛（宁波：宁波出版，2015），第 166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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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 20 年代后期、30 年代初，溪口教会再次由美北浸礼会接管，1 但抗战胜利

后，当时宁波浸会出现人才断层的瓶颈，新培养的人才尚在大学、神学院之中，

一时无力在溪口开拓福音事工，据原宁波循道公会范爱侍牧师的回忆：“虽然如

此，浸会对溪口这样一个地方始终视为自己的工作范围、无意放弃。现阶段皆由

年老的宁波区区牧吴志新监理，每二、三个月一去。”2 但由于蒋介石与宋美龄是

卫理公会的信仰背景，故在牧养的选择倾向同宗的宁波循道公会。如此一来，使

牧养溪口教会的宗派背景出现复杂的情况，循道公会和浸礼会开始争夺对溪口

教会的牧养权，宁波浸礼会的上层通过各种途径与宋美龄取得联系。1947 年春，

当蒋介石夫妻在溪口逗留期间，美北浸礼会韩碧玲（Harris）特意去“拜谒”宋美

龄，说明浸礼会始终没有将溪口教会的牧养工作抹去。3 

谈起宁波基督教宗派的背景，自 19 世纪 40 年代起，在甬的各大基督教宗

派之间都曾经订立双边或者多边的“睦谊协议”，对城乡的事业区域和邻县的发展

方向，均有约定，其中提到在乡间，“凡他会已设有布道区之五里内，不得另设

新堂……若非预先议妥，虽在工作区之 20 里内，也不得推行新事业。”4 此番，循

道公会竟无视此项协议，欲在溪口取代浸礼会的牧养权。这一决定传开后，无疑

引起浸礼会的不满。51947 年夏初，施季言专程访谒美北浸礼会吴志新，商谈溪

口教会工作问题，并旧事重提。同年 6 月，浸礼会与循道公会达成协议：暂借范

 
1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1 页。 

2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5 页。 

3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7 页。 

4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5-6 页。 

5 从浸礼会的立场来看，虽然溪口属浸礼会布道区，对这个重要的布道区，如果自己因为人才匮乏而不去

抓，又不让别人去开展福音工作，毕竟说不过去，这是有浸礼会背景的甬江女中校长沈贻芗提出的一个

代表性建议：让我们另行组织一个委员会，例如“溪口基督教促进会”，邀请不同教会人士为成员，委员

会既不隶属浸礼会，又不属于循道会，由委员会筹措牧师的薪水与教会其他开支……。参范爱侍，《记抗

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6-7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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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侍（笔者注：宁波循道公会）兼顾溪口教会工作一年。1 虽然范爱侍的调任是

因为溪口武岭中学校务长之坚请，但显然这一决定是破例。首先，这项决定有违

宁波循道公会的规章，循道公会调派人员必须通过一定会议手续，何况，溪口非

循道公会工作区，若要拓展新区则须经过下一级联区会议，然后是上一级教区会

议的周详讨论。而当时范爱侍才于 1946 年 7 月调至宁波开明堂，前后不到三、

四个月，用范爱侍所言：“席犹未暖，断无再行他调之理，无奈请求者即属特殊，

决定者又有权威，破例与否，也就不管它了。”2 

（二）各抒己见的政治立场 

1949 年，蒋介石以“隐退”为名回到宁波奉化的溪口老家。教会出现不同的反

应，有些人对共产党政权感到不安，害怕解放，希望能维持国民党的统治。据陈

重生牧师回忆： 

教会上层更加巴结蒋介石，几次发动信徒为“国”祈祷，各教堂搞了多

次的“禁食祷告”，华东圣经学校每天中午 12时打钟，召集全体师生为摇摇

欲坠的蒋家王朝恳切祷告，求上帝像对付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队那样，把

共产党淹浸在长江里。3 

在宁波的西方传教士，也有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“进步人士”，他们却有不同

的立场，原宁波循道公会陈更新继续谈到： 

当然，英美传教士中并非个个都与中国人民为敌的，我所接触的十几个

传教士中，就有一位英国循道公会传教士狄约翰牧师。他来宁波之前曾在循

道公会湖北教区（武汉）工作多年，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他可能接触过共

 
1 参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第 7-8 页。 

2 根据施季言记载，“此乃蒋主席多次之叮嘱，殊为急不容缓云云。”故此处范爱侍提到的权威，应该不仅

仅是宁波循道公会的上层意愿，而是施季言有政治上的考虑。参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

会》，第 3-4 页。 

3 陈更新，《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》（1995 年 9 月 19 日完稿），第 7-8 页，未刊书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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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党人或进步人士，对腐化透顶的蒋介石政权深恶痛绝，十分同情中国革命。

大约 1949 年底，我们应邀参加鄞东瞻岐乡基督教堂落成典礼，狄约翰牧师

和另一位女传教士白美芥也应邀与我们同行。……一路上我们问他对时局的

看法，他说：“国民党实在太腐败，难怪老百姓要反对它。这个政府毛病太

重，无药可治”。有人问他：“共产党是否一伙土匪和乌合之众？”他连连摇

头说：“不！不！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不少中共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，很有学

问，根治的地方，没有盗贼、很安定，而且长官与老百姓一律平等，没有贪

官污吏，我很佩服。”1  

（三）质疑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 

对于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，宁波教会对其观感也是复杂的。据陈更新口述： 

蒋介石 60 岁祝祷大会时，范牧师（笔者注：范爱侍）金陵神学院的一

位 同学，也是美国的牧师，被邀请来讲话，他当时说蒋介石每天不灵修两

小时是不办公的，我听了觉得很惊讶，这样一个领袖，他的信仰竟然这么好？

2 

关于蒋介石敬虔的信仰生活在宁波教会流传，范爱侍进一步解释了信息的

来源，指出： 

有关这位“总统”（笔者注：蒋介石）认真、虔诚的宗教生活的形形色

色 传说，在教会流传着，来源主要出自于美帝分子“传教士”毕范宇

（Frank W. Price）之口，他抗战期间担任过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外事局顾

问，情况似乎是“亲见”的。胜利后，前重庆青年会总干事施煜芳来到宁

波，亦大谈其事，使广大教徒群众对“总统”感佩得五体投地，而自叹弗

如。（笔者注：自叹不如的宁波方言为自叹弗如）3 

 
1 陈更新，《宁波基督教在解放前后》（1995 年 9 月 19 日完稿），第 4-5 页，未刊书稿。 

2 陈更新访问纪录，2010 年 2 月 12 日。 

3 范爱侍，《记抗战胜利后的奉化溪口教会》，1964 年 5 月 19 日完稿，宁波市基督教两会档案室馆藏，（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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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类见证经过宁波媒体报纸的报导宣传，不少宁波的年轻人都以加入基督

教为一种光荣和时尚，归信基督的人日益增多，出于对蒋总统的仰慕之情。陈更

新写下这样的对联： 

幸矣中华！河山血染八载，正义胜暴敌，国耻齐雪慰先烈； 

伟哉蒋公！雄绩垂青万世，仁道盛盟邦，深信同复利后人。1 

但陈更新对“蒋总统”虔诚信仰的赞美，很快被残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。 

没想到一礼拜之后就出了洋相，前一礼拜天还在做礼拜，后一礼拜天是

范牧师讲道，蒋介石没来做礼拜，去扫墓了。第二天，宁波的报纸就刊登了

蒋介石扫墓跪拜的照片，香、蜡烛全部点着，我就觉得既然每天两个小时的

灵修，送点鲜花多好，而不该是这样完全跟老的一套仪式一样。第三礼拜，

蒋介石去了天童寺，还问签字前途如何。看到这样的情形，我心里对蒋介石

有了看法，回家之后，我就把圣经第一页蒋介石签字的那张纸给撕了。撕签

字并不是政治原因，而是我把他当成了偶像，每次做祷告的时候，脑子里总

会浮现溪口武岭学校大礼堂的场景，导致祷告都做不好。还有，我去讲道时，

福音不传了，讲来讲去都是讲蒋介石的事，逢人就提蒋总统。这样持续了大

概又一礼拜，我自己意识到这样不对，心里有偶像，就奉主的名把签字的那

张纸撕了。2 

四、再议蒋介石的基督信仰 

对于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，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读，褒贬不一。有学者认为，

蒋介石信仰基督教，只是为了博取宋美龄好感的一种政治手段。早在 1930 年 10

月 23 日，蒋介石到上海发现岳母（宋美龄母亲）病重，为了“以偿老人之愿，使

 
史数据：总 201），第 22 页。 

1 陈更新，《抗战胜利前后的宁波基督教》（1993 年 8 月 21 日完稿），第 38 页，未刊书稿。 

2 陈更新访问纪录，2010 年 2 月 12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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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心安病痊”1，才决定当日就接受监理会江长川牧师的洗礼。蒋介石日记 1930 年

10 月 24 日的日记里写下：“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，教义乃为余精神唯一之

信仰，愿从此以后，以基督为余模范，救人救世，永不勿怠。”2 

宁波教会各界对蒋介石的评论，显然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。主要的负面指控

集中在两点：参与“异教”活动和“祭祖”活动，且这些指控都有大量媒体报导和文

献记载。笔者无意为蒋介石的基督信仰做全盘辩护，但反过来讲，一个政治人物

参与各类宗教活动，是否可以如此简单地解读为“没有基督信仰”？这在神学和伦

理上也是值得商榷，笔者尝试从不同的进路解读蒋介石的个人信仰。 

（一）关于祭祖的问题 

蒋介石自幼接受扎实的国学训练，熟读四书五经，他的处世哲学深受儒家文

化的影响，常常自诩是王阳明的信徒。3 他对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，对家族宗祠

的文化认同，都极为看重。蒋介石这种情怀，也表达在其对祭祖的礼仪细节上。

1949 年清明节，蒋介石带着蒋经国，及媳方良和孙儿爱伦、爱民，拜祭蒋母，

“在蒋母墓前亲自跪拜，喃喃祈祷以至涕泪，连声嘱蒋经国夫妇和孙儿爱伦、爱

民『多磕几个头』。可是方良只鞠了一个躬，蒋介石怒目而视，并说『俄国人不

懂礼仪』。”4 这段关于蒋介石祭祖的场景在宁波社会广为流传，也深受教会各界

的批评。据笔者观察，祭祖的行为在华人社会根深蒂固，也同时影响华人基督徒，

瞿海源通过对 1990 年至 2005 年台湾《历次调查宗教与术数态度和行为变迁趋

 
1 《蒋介石日记》，手稿本，1930 年 10 月 23 日。转引自杨天石，《寻找真实的蒋介石——蒋介石日记解

读（二）》（香港：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出版，2010），第 519 页。 

2 《蒋介石日记》，手稿本，1930 年 10 月 24 日。转引自杨天石，《寻找真实的蒋介石——蒋介石日记解

读（二）》，第 519 页。 

3 关于蒋介石的儒学功底功，特别是王阳明对其影响。可参王晓华，《蒋介石的家事与国事》（北京：团结

出版社，2010），第 143-148 页。 

4 候定远等著，《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》，载王克俊、沈醉等著，《亲历者讲述：蒋介石．1949》，第 133

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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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（一般调查）》的研究，分析得出： 

祖先崇拜仍然是台湾人根本的宗教信仰。即使各类传统宗教信徒比无宗教

信仰者有更强的祖先崇拜信仰，即使基督教徒对祖先崇拜有强烈的负面态度，然

而无宗教信仰者甚至基督徒仍然受到祖先崇拜强劲的影响。各类传统信仰者正

好各自有 88%主张死后有子孙祭拜才好，但是无宗教信仰者居然也还有 75%有这

样的主张，更值得注意的是，也有 48%的基督徒认为人死后要有子孙祭拜。……

基督教仍然受华人祖先崇拜的影响由此可见一般。1 

另外，华人的祭祖行为是否完全是宗教性的表达，也有不少的争议。梁家麟

就指出： 

几乎所有传统华人，不管他们信奉哪种形式的宗教，也不论他们对鬼神

信仰抱着怎样的态度，都将奉祀祖先看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，要是宗教的一

个特徽是对神圣事物的觉察，及将神圣与世俗加以区分：则我们可以说，华

人并不视祖先崇拜为特殊的宗教行为，需要在特别的时间空间、由特殊的人

物、借着特定的仪式来进行，却认为这只是世俗生活里的世俗性活动。……

因此，那些把祖先崇拜过份夸大为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的说法，与事实并不

相符。2 

华人祭祖问题，除了宗教层面的思考，社会层面的意义也是重要考虑。杨庆

堃指出： 

祖先崇拜作为一个敬奉神明的礼仪，连同铺张的丧葬舆献祭仪式，发

挥了圈结及巩固中国家族组织的关键作用。中国家族制度之能长期稳定，

实基于此。3 

 
1 瞿海源，《宗教与术数态度和行为的变迁（1985-2005）——检验世俗化的影响》，瞿海源主编，《宗教、

术数与社会变迁》（高雄：巨流图书有限公司，2013），第 19 页。 

2 梁家麟，《基督教与中国祖先崇拜：一个教牧角度的回应》，邢福增、梁家麟，《中国祭祖问题》，文化集

刊 4，第三版（香港：建道神学院，2012），第 141-142 页。 

3 C.K. Yang,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, p. 53. 转引自梁家麟，《基督教与中国祖先崇拜：一个教牧角度的回

应》，邢福增、梁家麟，《中国祭祖问题》，文化集刊 4，第三版，第 144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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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蒋介石深谙此理。如果从集体祭祖的社会性来看，公开按传统礼仪

祭扫也有凝聚社群、增进宗族内部感情的联系作用，这也是蒋介石一向看重的部

分。1949 年清明节期间，他在祭拜亲生父母墓地的同时，公开在溪口乡亲面前

祭扫蒋氏宗族内的其他长辈，如 1949 年 4 月 10 日蒋介石公开祭扫先辈蒋浚明1

之墓。2 

（二）关于“异教”活动的问题 

李松林认为，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模式或许受佛教的影响，他谈到： 

他的信仰很像传统的求神拜佛，所不同的是前者是给佛烧香，后者是

向天父祷告。好在这两种信仰他都真心投入，而且真信真懂，能做到这样

的程度，也是需要很大决心和毅力的，从蒋介石的信仰实际看，他是真的

做到了。
3
 

也有人为蒋介石的泛神崇拜提出政治性的解读，认为这是对其他宗教团体

政治收编最直接的手法，就是将一些宗教团体的领袖，吸纳为统治当局的从属，

而成为统治阵线的组成之一。如 1957 年，章嘉大师圆寂于台北时，“蒋总统以

『弘教牖民』额语，躬率文武官员，祭之以礼，崇敬之隆，唯唐之玄奘差堪比拟。”

4 另一个是“白圣死亡时覆盖的党旗”的案例。5 笔者认为，用这两个事例来解读

蒋介石收编佛教界人士的政治手段，理论看似合理，但放在 1949 年的溪口处境

下，蒋介石面临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、江山易主的时刻，在溪口老家的乡亲父老

面前，实在不需要再搞这套政治手腕，即使有政治秀的味道，也不会是主导地位

 
1 蒋浚明，字颜昭。宋朝政治人物。明州奉化（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）人。曾官拜大理寺评事，迁尚书员

外郎。其子蒋璇、蒋琉，皆登进士。蒋浚明的后人蒋仕杰，移居武岭（溪口），蒋介石自认是蒋浚明后代。 

2 周金康编著，《乡国履痕》，溪口旅游新文丛，第 238 页。 

3 山齐，《蒋介石史实真相》（北京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4），第 25 页。 

4 释东初（1986），《东初老人全集（5）》，页 654。转引自叶永文，《台湾政教关系》社会学丛书 17（台北： 

风云论坛出版社，2000），第 220 页。 

5 宋泽莱（1993），《被背叛的佛陀》，序，页 4。转引自叶永文，《台湾政教关系》，第 22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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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思想。据笔者对蒋介石信仰历程的研究分析，其家庭信仰背景的影响反而是关

键因素。蒋介石的父母均是敬虔的佛教徒，特别是受蒋母王彩玉的影响，蒋介石

自幼随母笃信佛法，蒋母去世两年后，蒋介石在母亲墓地筑起“慈庵”并为其撰写

《先妣王太夫人事略》，其中谈到了佛教的信仰： 

先妣长斋礼佛，已二十余年。其于释教信仰之笃，人尝谓先妣清素坚操，

险难不足动其心者，盖得力于释氏尤多。先妣于《楞严》、《维摩》、《金刚》、

《观音》诸经，皆能背诵讲解，尤复深明宗派。中正回里时，先妣必为之谆

谆解析，指示不倦。近年来中正尝治宋儒理家言，而略究于佛学者，亦未始

非先母深信释氏之力所感化也。1 

而蒋介石是一个出名的孝子，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，蒋介石一直对佛教心存

敬畏，加上蒋介石在很多关键历史事件中，求签拜佛往往很“灵验”，帮助他度过

重重难关，更是坚定他礼佛之心。即使在与宋美龄结婚并改信基督教，这种敬佛

的传统都没有改变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皈依基督后的蒋介石，在信仰历程中仍然非

常注重祷告是否“灵验”。杨天石这样评论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： 

蒋介石即将基督教视为治国良方，力图将儒学、三民主义和基督教教义

结合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。对于“主”，他也就越来越迷

信，甚至以《圣经》占卜吉凶，寻求解决政治军事危机的启示。2 

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的祷告事项也显示出其注重灵验性，1949 年 2 月至 3

月的重庆舰叛逃事件中，当蒋介石“据报，重庆舰今日已在葫芦岛为我空军觅获”

时，他便在 3 月 17 日的日记中祷告：“但愿上帝佑我，能使此舰归来，否则能为

我如计炸沉，使免终身忧耻也。”3这个迫切的祷告很快就应验了，他在数天后的

《上星期反省录》里兴奋的记载了战果：“重庆舰逃避葫芦岛，终被我空军发现，

两日内炸中三弹，已不能行驶。闻又有一艘黄安逃舰，亦被我空军炸毁于连云港

 
1 本文引用蒋介石为其母撰写《先妣王太夫人事略》片段，转引自山齐，《蒋介石史实真相》，第 19 页。 

2 杨天石，《寻找真实的蒋介石——蒋介石日记解读（二）》，第 519 页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3 月 17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90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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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。”1当然，蒋介石的祷告也有不被应允的时候，如 1949 年 1 月 9 日，蒋介石

为爱将杜聿明2的前方战士心急如焚，日记里写下：“今晨三时起床，祷告，恳求

上帝默佑我永、宿间杜部，本日出击能如计成功也。”祷告结束后他自我感觉良

好，日记显示：“朝课后得空侦报告，昨夜杜部尚能稳定为慰。”3但第二天（1 月

9 日）前线就传来恶讯，令蒋介石“一时之刺激悲哀，难以自制”！当日日记写道： 

杜聿明部大半今晨似已被匪消灭，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方突围，

未知能否安全出险，忧念无已。此为我黄河以南地区之主力，今已被歼，则

兵力更形悬如，但已尽我心力，无可愧对我将士。而将领无能至此’实为我

教育不良、监督无方之咎，愧悔无地自容……。4 

蒋介石对不同信仰文化能自由切换，完全没有违和感。他的日记里常常记载

在主日早上灵修朝课后，上午礼拜如常，到了正午就去陵墓谒陵。5有时候游览

寺，谒摩诃祖师塔墓，到育王[寺]午餐，与欢迎民僧同乐，回慈庵后继续晚课灵

修。6一天之中穿插不同宗教活动和灵修对蒋介石来讲，是没有障碍的。 

1949 年 4 月 25 日，蒋介石到了撤离大陆告别故乡的时刻了，“上午二谒母

墓告别，依依不忍舍，似有母灵慰留之象。”7在借道宁海的时候，更在大宁寺朝

拜提书，据文献记载： 

蒋介石在等待船只来临前，还在蒋经国、余济时及几个侍卫陪同下去

了大  宁寺朝拜求平安、保健康。该寺主持释永法请求蒋介石题书，蒋即

 
1 《上星期反省录，1949 年 3 月 20 日》，蒋中正着，吕芳上、源流成主编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

第 92 页。 

2 杜聿明，字光亭，陕西省米脂县人，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，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，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

百师师长、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，所属部队乃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1949 年 1 月 9 日，杜聿明部在淮海

战役中全军覆没，于江苏省萧县张老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9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23 页。 

4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10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24 页。 

5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1 月 6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20 页。 

6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16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19 页。 

7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25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28 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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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：“佛光普照，此航普度。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蒋中正题。”

告别时，他还对释永法说：“中国一定要统一的，我还要回来的”。1 

但有意思的是，就在同一天，蒋介石却在日记里写下了非常属灵的灵修文

字： 

雪耻:乔布记一章二十节: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

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”又十三章:“他虽杀我，我还要信靠他。”今日南京

混乱陷落，局势恶劣，党国危急，声名扫地至此，余之内心实感激上帝，不

知所止，并深信现局如此，是上帝所预定，亦为余预料所及。惟信赖上帝必

能使我国家转危为安，革命转败为胜之信念亦毫不动摇。朝、晚课业，自验

生生不息之意，与光明中和之象，亦并未减损耳。2 

蒋介石虽然对不同宗教以及儒家思想都能包容兼续，但基督教对其的影响

力还是占主导地位的，并认为是救世、救国的唯一思想出路。他曾在 1934 年 6

月 13 日的日记中提到： 

中国复兴之道，除复兴孔子仁义之哲学外，非提倡基督救世，认定宇宙

一元，必有主宰，维系于冥冥之中，使国民精神，皆有所依归慰藉，得与恶

劣污秽之世界奋斗，以自求而救世、救国，其他实无他道也。3 

蒋介石也明白基督教反对偶像崇拜，他在两天后 6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再次写

道： 

政治以孔子中庸哲学为基，基教以基督牺牲救世为主，基督之教理崇尚

神圣，而反对偶像，承认主宰而唯知一元，此其所以超越一切教理而能普及

后世，与宇宙并立也。如先慈在世、与之说明此理，彼当亦信奉基督也。4 

 
1  胡哲华编著，《典藏宁海．名人与宁海》（宁波：宁波出版社，2013 年 10 月），第 80 页。 

2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 年 4 月 25 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 127 页。 

3  蒋介石 1934 年 6 月 13 日日记摘录转引自，《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信仰之路》，

https://wangpei.net/2018/02/the-path-of-faith-of-chiang/（2025 年 10 月 15 日下载）。 

4  蒋介石 1934 年 6 月 15 日日记摘录转引自，《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的信仰之路》，

https://wangpei.net/2018/02/the-path-of-faith-of-chiang/（2025 年 10 月 15 日下载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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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9 年 5 月 11 日蒋介石在舟山“乘轿直上佛顶山慧济寺”，接近中午“先游

菩萨顶灯塔”，午餐后，再游古佛洞和梵音洞，并在日记里特别标注古佛洞，证

光和尚肉身塑金所在之地也。当天蒋介石玩的很尽兴，他在日记里写到：“此为

前数次来游普渡，皆无暇登临之寺，今始偿我宿愿矣。”1 然而第二天，他似乎觉

察到有些不安，却在“上星期反省录”提醒自己坚守基督教教义，不能拜异教神祇，

也免得自己的行为被人误会造成不良影响： 

到普渡时，以往昔总理到普渡曾有神话，甚恐余来此对上帝与基督教理

之信心动摇为虑，时以此为戒。余既信奉基督，决不能再事他神，为人格之

试金石也。在山游览一日，幸未陨越，此乃信心进步之重要阶段乎。2 

可见，蒋介石对基督教信仰还是有自己坚守的底线的。当他带领国民党残部

退守台湾后，也没有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的神，他在1950年6月5日的日

记中写道： 

雪耻：一、信神乎，赖人乎。如果赖人，则人世一切希望与道路皆已断

绝，四顾茫茫，祗见黑暗凄惨，已无我生存立足之余地。若我是一个基督信

徒，惟父神是我保障、是我救星，则人世一切罪恶与黑暗包围我、弃绝我、

压迫我，使我再无容身之地，则我亦当置之不顾，不忧不惧，一惟天父圣灵

之命是从，站住今日患悲痛之尚位，以圣灵为盾牌以洪恩为战袍此万势力斗

争到底，完成我上帝所赋予救国救民之使命，期不愧为基督之信徒而已。此

时惟有肃清内部，稳定基础，别无他道。3 

 

 

 
1 《蒋中正日记，1949年5月11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146页。 

2 《上星期反省录，1949年5月15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49）》，第148页。 

3 《蒋中正日记，1950年6月5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50）》，页171-172。蒋介石在他两天后的

日记中再次感慨的写道：“感想：世界究为上帝慈悲天父之世界，抑为魔鬼万恶共匪之世界乎。如果属于

上帝，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，除非天理正义全灭，魔鬼胜过上帝，则史大林乃可灭亡中国，统制世界，岂

果有此理乎。“《蒋中正日记，1950年6月7日》，蒋中正，《蒋中正日记（1950）》，页17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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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结语 

周联华称蒋介石是“神秘的基督徒”（mystic Christian），所以在蒋介石日记的

后半段，有很多预言式的启示等等。1据笔者研究，蒋介石曾是虔诚佛教徒，对佛

教的宗教感情有忆母、童年记忆和旧有经验等方面作为根基。这是真实的情感。

在他的信仰经验，相信冥冥之中有主宰、有某种超自然规律和力量，诸如命运、

劫数、果报，人必须因应和顺应，是类似泛灵主义的人生观。这些是深入中国人

思想深处的观念，成为指导蒋介石个人行为的方针，甚至变成不自觉的潜意识，

要全然摆脱本属不易。如同梁家麟在整理中国基督徒皈信理论的时候指出：“没

有任何人真能全然背弃旧有的思想”。每一位基督徒所有的历史记忆都会成为他

不可分割的部分，并参与构成了他今天的身分和内涵。梁家麟称这个过程为“再

创造”： 

历史只能被重新诠释，而不能被一笔抹煞。并且，在他尚未决定改宗新

思想时，他岂不是先在旧思想的基础上，来认识、考虑、检证此新思想吗？

要是这样，他对新思想的理解，不可避免地便夹杂了旧思想的部分，故即使

在他决定舍旧迎新后，旧思想事实上仍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其新思想中。没有

两个人的信仰是完全相同的，信仰是一个再创造。对每个人而言，信仰乃是

在其旧有信仰的基础上的再创造。2 

蒋介石皈信基督教后的种种表现，正是符合这种“再创造”的文化变迁现象，

如同基督教人类学家罗宾斯（Robbins）指出，一个异文化群体皈信基督教之后，

并非彻底地与原来的文化断裂，而是在地方话语背景下对基督教进行重新阐释。

3皈信群体的文化变迁，并非是某种单一文化的变迁， 而是两种文化在互动中达

 
1 周联华，《蒋公夫妇的基督教信仰》，王成勉主编，《补上一页欠缺的历史——蒋介石夫妇的基督教信仰》，

页 81。 

2 梁家麟，《徘徊在耶儒之间——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关研究评介》，梁家麟，《徘徊在耶儒之间》（台北：

宇宙光，1997），页 13。 

3  Jon Bialecki, Naomi Haynes, and Joel Robbins. (2008) ‘The Anthropology of Christianity’, in Religio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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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的妥协。1   

本文考察的历史段落表明，蒋介石在 1949年期间于宁波的基督教信仰生活，

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受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，也带

有佛教传统的烙印。作为一位政治领导人，蒋介石在祭祖和参与宗教活动时，社

会政治视角固然不可忽视。然而，在他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动荡期，原生家庭宗

教背景对其个人思想体系的影响显然更为深刻和持久。蒋介石的宗教实践，体现

了个人信仰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复杂互动，正是这一因素，塑造了他在特定历史时

期的宗教行为和信仰表达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Compass, 2, pp. 1139–1158.  

1 Joel Robbins, Becoming Sinners: Christianity and Moral Torment in a Papua New Guinea Society (Berkely: 

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2004), p.8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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